
复旦毕业生的答案是？

光影书画

毕业在即，你最想合影的是……

又一年毕业季

终于走到要认真告别的时候

才忽然发现，想留住的不只是此刻的自己

还有这几年里陪我们一起走过的人

和那些默默见证我们长大的地方

最想合影的，是这段时光里

每一个闪闪发亮的当下

把日月光华折进相纸

把旦复旦兮的日子

写成一首漫长的抒情诗

此去，带着光草的暖、燕园的静、相辉堂的灯火

愿复旦的底色

是你身后永远明亮的岸

毕业快乐，愿自由，愿澄明，愿繁花相送

我们在更高处，再合影

文/傅张帆（中国语言文学系2022级本科生）

图/廖恒（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3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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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校歌送上太空把校歌送上太空
2024年9月24日，山东海阳，

东方航天港。

站在人群里，抬头看着“复旦

一号”拖着通红的尾焰升上天

空。那颗越来越小的光点里，有

我参与设计的芯片——一枚用单

层二硫化钼做出来的射频通信芯

片，我们叫它“青鸟”。

《山海经》里，青鸟是西王母

的信使，衔信往来于天地之间。

我们把它装进卫星，让它替复旦

送一封信：我们把复旦大学校歌

的原始手稿照片存了进去，让它

在太空里完成星内通信传输。

这个念头，带着一点工科生才

懂的浪漫。1970年，“东方红一号”

入轨后，用20.009兆赫兹的频率向

全世界循环播放《东方红》的前八

小节电子乐音。那一年，我的父母

都才刚出生。半个多世纪后，我们

把自己学校的校歌送了上去。信

号传回来的时候，误码率低于10

的负八次方——几乎无损。

从大一走进实验室到这篇

Nature 发表，我在这条路上走了

十年。我来自舟山，一座被海包

围的城市，小时候我常站在岸边

看船出海，不明白那些铁壳子为

什么不会沉。后来我学了微电

子，开始造更小的东西——纳米

级的器件、原子层厚的半导体。

一个向海，一个向天，方向不同，

但都是往开阔处去。

在复旦，我遇见过很多人，做

过很多事。我和队友拿过“互联

网+”国赛金奖，也组过帆船队拿

过上海市大学生帆船训练营冠

军。有好几年，每到训练季我们

就把自己扔进深山溪流里，练配

合、练反应。帆船教会我一件事：

只靠一个人划桨，到不了任何地

方。科研也一样。

我一直觉得复旦是个很慷慨

的地方。它愿意让一个大一新生

进实验室，愿意让一个本科生有

自己的课题，愿意让一个文科生

和一个工科生坐在一起做商业计

划书。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慢慢学会了怎么问问题，怎么拆

问题，怎么把一个问题追到底。

“青鸟”还在天上飞。卫星的

设计寿命是三年，三年后它会变

成一颗沉默的星星，继续绕着地

球转。我不知道它会在轨道上待

多久，十年，一百年，也许更久。

但我知道，那首校歌会一直留在

它的存储器里——像一封信，寄

给了时间。

我常想起队友发给我的一张

照片，那是卫星刚入轨后传回的

第一组数据截图。屏幕上的一整

串数字按序排列，不差分毫。我

看着那张图，忽然觉得，有些东西

是可以对抗失重的。

朱立远（集成电路与微纳电

子创新学院博士后）

回答问题不是我的强项，尤其

是当这些问题关乎我自己的时

候。《沉思录》中有一句话恰如其分

地描述了我的状态：“没人问我时，

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迷茫。”

关乎自我的答案总有一个模

糊的形状，但一旦着意找寻，语言

便达到了尽头。在“智擎学者”的

访谈中，记者问道：“对你来说，复

旦是什么？复旦给了你什么？”我

只好使用一个比喻：“复旦是一片

海，我是海里的一条鱼。”

这是一个发乎本能的回答，

一个早已出现在我头脑中的画

面。高中毕业时，我一路从南京

来到沪滨的长江尾进入复旦，如

同鱼顺流而下。然而，复旦的生

活没有带来路，没有带来答案，只

带来了水——无边的海水，全新

的海水。起初，我在这片海中感

到一种奇异的自由，自由到不知

该向何处游去。出于对语言学的

长期兴趣、对前沿交叉领域的好

奇，我选择了英语+计算机科学

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在旁人看

来，这是一个明确且明智的选择；

但于我而言，这是一次纵身跃入

未知洋流的试探。我不确定它会

将我带往哪里。

慢慢地，我的兴趣聚焦到神

经语言学和语言障碍方向，研究

语言和认知如何产生、发展、受损

与重建。去年暑假，我回到家乡

池州，在星星树康复中心担任随

班老师。那是第一次进入专业的

康复场景。每天面对那些孩子，

观察他们细微的进步，一个音节、

一个眼神，那种成就感难以言

喻。我逐渐明白：我想要为表达

困难的人们做些什么。

后来，我加入了徐坤宇老师

的课题组。当时，团队正与康复

医院合作，探索神经性言语障碍

患者的诊断治疗方案。结合在孤

独症机构的干预经验，我提出了

一个想法：是否可以开发一个针

对汉语母语者的言语障

碍评估系统？就像一套

练习题，通过做题发现

“知识点”的薄弱环节，

然后生成一份专属的错

题本，针对性地制定康

复计划。这个想法成了

项目的起点。而项目本

身，又成了我身上一片

新的鳞片。

我越来越觉得，答

案并不在某个遥远的彼

岸等着我。它就在我游

过的每一片水域里，在

每一次靠近人的时刻

里，在每一片悄然长出的鳞片

上。那些鳞片——选择、实践、观

察、靠近人的过程——层层交织，

记录着我在这片海中经历的一

切。

海水有咸涩、有甘甜，为我的

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质地，提供了

常年流连的营地。我喜欢观鸟，

足迹遍及东部地区，大学以来也

曾去往大凉山和云南。我活跃于

舆图社，弹古筝、拉小提琴、滑冰、

打垒球。这些是兴趣，是课余的

放松，但它们同样是海水的一部

分，是那些不直接指向答案、却让

答案得以生长的水域。

我是一条鱼，向海叩问前进

的方向，海不言语。复旦没有给

我任何现成的答案，它只是不断

地把我推向更开阔的地方，让我

在游动中长出新的鳞片。回望进

入复旦以来的变化，我发现自己

最大的成长是对人与世界的态度

愈发开放。

但或许回答本身就不必要。

我是一条鱼，向前游去，答案将写

在我的身上，水随我动，鳞光成文。

对于未来，我充满期待。带

着所有的回忆与收获继续前进，

在复旦自由自在地游向未来。

陈一璟（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4级本科生）

毕业季，一批复旦学子选择

锚定时代赛道，奔赴未来产业最

前沿……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的

成长与选择。

“我愿意等一辈子”

第一次认真想“人造太阳”，

是刚上大学那会儿。读了几篇可

控核聚变的科普，脑子里只有一

个念头：如果人能在地上造一个

太阳，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担心能

源了？

后来我进了物理学系，跟着

马余刚院士读博。我才知道，这

件事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也

不是一二十年能完成的。它可能

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但有些

事，不是因为能看到终点才去做，

而是因为它值得做。

博士期间，我卡过一个很久

的计算问题。一个“末态关联

量”，没人算过。我找了数学科学

学院的同学一起推，反反复复，几

个月才把逻辑打通。那段时间让

我明白：我不怕慢，只要方向是对

的。

2025年夏天，我参加了中核

集团首届博士生夏令营。在双选

会上，我签了协议，没有犹豫太

久。那一刻，手里做了很久的理

论物理，忽然和国家的能源战略

连在了一起。很多人问我，不怕

等不到吗？怕。但如果不做，就

更没有等到的可能，我愿意等一

辈子。

冯亦恒（物理学系2026届博

士毕业生）

从天上看下去

研一下学期，系里组织去上海

卫星工程研究所参观。参观队伍

里，只有我一个人深耕卫星遥感方

向。我抓住机会和一位专家聊“大

气一号”的数据误差问题。他没有

因为我是学生就敷衍，认真和我讨

论了轨道多点平均的可行性。那

场对话改变了我很多——我忽然

意识到，我写的东西如果只是一篇

论文，价值终究有限。只有真正进

到业务系统里，服务于国家战略，

它才算活过来了。

后来我去了敦煌做定标实

验。大漠空旷，风沙打在脸上是

疼的。但站在那里，想着有一双

眼睛正在天上替我注视这片土

地，就觉得离自己的研究更近了

一步。

在学校里，我们解决的是科

学问题，论文写出来、数据跑通，

就算交差。但去了工程单位，算

法哪怕99%是准的，那1%的异常

没报出来，就是事故。从“可行”

到“可靠”，这个跨越比想象中难，

但我想去走。

秋招时，我拿到了上海卫星

工程研究所的录用通知。我要用

卫星的数据，守住这片土地上的

青山绿水。

窦海洋（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2026届硕士毕业生）

走进无人区

从小到大，我好像总是选那

条人少的路。本科读电子信息工

程，升学时身边很多同学都往计

算机视觉走，论文出得快、就业

宽。我选了脑机接口，门槛高、周

期长、方向窄。没想太多，只是觉

得大家都去的地方，再热闹也是

存量竞争。没人的地方，才有机

会定义规则。

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给了我很好的平台。博二那年去

牛津交换，接触了很多不同学科

背景的人。那段时间我开始认真

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科研界很多

成果很有价值，却落不了地？

所以我又做了一个“小众”的

决定：去产业界。我主动找了导师

王守岩老师，说想做智能监测系统

的科创项目。项目起步很难，我们

不做空中楼阁，走进医院去看真实

场景。然后发现现有的临床评级

方法需要患者来回跑医院，特别折

腾。我们开发了一套“无感评级算

法”，填补了那个空白。

后来我去华为“2012实验室”

实习。一边做算法的专业判断，一

边站在产品角度想，这个功能能不

能让产品卖得更好。那段经历让

我觉得，当年的选择没错。走进无

人区的那份勇气，正在一点一点变

成推动产业向前的底气。

郭轩君（类脑智能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2026届博士毕业生）

毕业毕业··交卷交卷


